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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新，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特别深

刻鲜明的一个名字。他是牺牲在我的

故乡科尔沁草原的著名烈士，他的事迹

不 时 在 父 辈 们 的 言 谈 话 语 中 被 提 及 。

麦新的另一个身份是《大刀进行曲》的

词曲作者，是一名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

江苏籍艺术家，牺牲时是我的故乡内蒙

古开鲁县的县委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

由于麦新的牺牲，当年我的家乡以

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公社——麦新公

社。这个公社离县城将近 50 公里。对

于少年时期的我而言，那是非常遥远的

距离，所以我从来没有去祭奠过麦新烈

士。当年，故乡这块土地浸染过很多革

命烈士的鲜血。他们的名字变成了很

多地名，比如明仁公社就是以吕明仁烈

士命名的。可能那个时候，根据地政权

对烈士最郑重的纪念，就是把他的名字

命名为地名吧。

小时候，我在父辈的讲述中，感觉

麦新就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南方人，骑术

不算很好，但无比英勇；在土匪袭击的

时候，他让两个警卫员兼通信员骑马逃

走 ，自己留下来掩护 ，最后壮烈牺牲 。

这是我对麦新最早的印象。

再后来，我长大后进入文学界，无

意中看到浙江著名作家陈学昭的一篇

散文。她记录了麦新和她最后一次见

面 的 情 形 —— 麦 新 身 材 高 大 ，跟 她 告

别 后 飞 身 纵 马 而 去 ，留 给 陈 学 昭 一 个

远 去 的 背 影 。 就 在 分 别 一 天 之 后 ，陈

学 昭 听 到 了 麦 新 牺 牲 的 消 息 ，所 以 有

了这段描述。

陈学昭是来自延安的老作家，她的

文 章 使 我 对 麦 新 的 身 高 产 生 了 疑 惑 。

直到 1997 年 10 月间，我当时在《诗刊》

兼任主编，带一批诗人到贵州采风。我

邀请了贺敬之夫妇。贺敬之的妻子是

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柯岩。在那几天

里，我才终于弄明白了麦新的身高。贺

敬之和麦新很熟悉，他们是延安鲁艺的

同学。“麦新的个子究竟有多高？”当我

用陈学昭对麦新的描述向贺敬之提出

疑问时，他说：“他的个子和我差不多。”

贺敬之属于中等身高。

柯岩看出我的疑惑，微笑着补充了

一句：“陈学昭为什么这样描写骑马而

去的麦新呢？是因为陈学昭的个子是

一米五几。”

哦，这一点拨让我顿时恍然大悟：

不同身高的人打量同一个对象，视觉差

是不同的。我非常感谢这次贵州之行，

使我通过贺敬之的口述，了解到一个更

加真实的麦新。

我 曾 经 有 10 年 的 军 旅 生 活 经 历 。

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解放军盛行唱的

歌曲中，就有那首《大刀进行曲》。每当

我在军营唱起这首歌时，总会想起在故

乡草原上长眠的麦新烈士。后来，在 80

年代，我写过一首小诗。那是我带着小

女儿回故乡后得到的生命体验。诗的名

字叫《致麦新烈士》，副题“你，长眠在我

故乡的土地上”，有几句我是这样写的：

我是在一首歌中认识你的/你把自

己的名字/镌刻在一把大刀上/这大刀

很沉重，很明亮/插在中国的历史里/插

成一座刀碑……马蹄踏过的地方/你的

血掺着你的歌/开出蓝色的马莲花/星

星点点/染遍了绿色草原……我看你站

在连队里/挥着青春的手臂/指挥着千

百条喉咙/纵情高唱/从此我坚信/只要

冲锋号震响/你就会一跃而起/向每个

来犯的鬼子头上/劈一道闪亮的刀光

《致麦新烈士》这首诗写完之后，我

觉得心中沉重的情感有所释怀，但同时

我还有一种遗憾——麦新烈士安葬在

我故乡的土地上，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去

祭 奠 过 他 。 此 后 ，我 还 有 几 次 回 到 故

乡，都想实现这个愿望，却总是来去匆

匆未能兑现。

2015 年的 7 月，我回到故乡陪伴母

亲。在 7 月 25 日这天一早，我和当时的

通辽市文联主席杨文环同志开车到开

鲁。到那后的第一件事，是找诗人、作

家方纲。方纲真名鞠湘清，是麦新的研

究 专 家 ，对 于 麦 新 有 过 大 量 的 相 关 采

访 、手 记 ，还 以 麦 新 为 原 型 创 作 过 长

诗。那时他已 73 岁了，仍欣然同意当向

导，带我们去祭奠麦新。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50 公里的行程

坎坷颇多，不断遇到断开的路面，使我

们拜谒麦新遇到非常大的困难，连熟悉

地形的方纲都无可奈何。我们绕过了

好几条乡间小道，才终于来到位于麦新

镇的烈士陵园。

这是 2014 年新建的广场，有高大的

纪 念 碑 与 麦 新 的 铜 像 ，还 有 正 式 的 墓

地。我才发现这个墓地里一共有 12 位

烈士，麦新墓是在最后面的一座钢盔状

陵墓。我们献花、鞠躬、默哀。这一刻

我发现麦新烈士并不孤单，他有十几个

战友陪伴着。

方纲告诉我，麦新是 1947 年 6 月 6

日牺牲的。当时，他被土匪袭击、身中

4 枪，两个小通信员在他的掩护下骑马

冲出了包围圈，其中一个就是后来我们

县的县长王振江。这批土匪原本想伏

击 的 并 不 是 麦 新 ，而 是 我 们 一 支 大 车

队，没想到麦新和他的通信员马快，先

进入了伏击圈。冒失的土匪还以为是

大车队来了，就开了火。事实上，麦新

是用他的生命掩护了后面赶到的物资

运输队。

方 纲 还 神 色 凝 重 地 说 ，麦 新 牺 牲

时，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他的那支手枪。

土匪为了夺走手枪，把他的手指都掰断

了——这断了的手指，曾经为我们民族

谱写过不朽的、昂扬的《大刀进行曲》！

告别麦新烈士时，天空万里无云，

蓝得像蓝哈达一样美丽。走出陵园，是

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玉米地。玉米叶子

肥硕，玉米秆高大，我们在这青纱帐中

告别了麦新烈士。我心里感到一种久

远的释然——我终于来到麦新烈士的

墓前，向他献花，向他鞠躬，向他献上一

个后来者的真诚致敬！

麦新与《大刀进行曲》
■高洪波

“八个抗联好姐妹，宁死不降投江

水。女儿如花骨似铁，舍命保咱大东

北……”

1938 年 10 月的一个清晨，8 位抗联

女兵相互搀挽着伤痕累累的身体，穿过

弥漫硝烟，踏入乌斯浑河。一条本不出

名的河流从此被人们铭记。簇拥着她们

的滚滚浪花，凝成永远鲜活的历史画面。

步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乌

斯浑河岸边的八女投江纪念馆，一段流

传于当地的民歌传来。原本平实的歌

词此时听来，竟如穿透历史的惊涛，扑

打在心。

是的，“女儿如花”，多好的词啊。

虽然她们 8 人中有 7 人没能留下照片，

眼前的画像只是通过战友乡亲们的记

忆临摹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

她们曾经拥有的，其笑靥靥、其歌朗朗

的花样年华。

其容其貌，已远逝在滔滔江水间。

“八女投江”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铸成

一个民族鲜红如帜的历史记忆，融进一

个国家的山河血脉。纪念馆里，有原抗

联第 4 军军长李延禄为她们写下的诗

句，当伴江涛慨然高诵：“牡丹江畔英雄

女，一片赤心照碧波。辉煌业绩千秋

颂，意志忠贞万年歌。”

史蕴诗心。诗可言志。

“八个抗联好姐妹”中，23 岁的大

姐、指导员冷云的名字，便源自古诗。

她原名郑志民，19 岁在桦川县女

子师范时加入中国共产党，20 岁毕业

分配到桦川县南门里小学（现冷云小

学）任教。1936 年，当地地下党组织被

破坏。组织要求她与同校老师、也是地

下党员的周维仁（原名吉乃臣）一同撤

离，还专门安排她和周维仁演了一出

“私奔”戏码，瞒过了日伪特务。

到抗联以后，这个热爱诗歌的姑娘

从“冷云归水石”的唐诗中，取“冷云”为

化名，在林海雪原间开始了新的战斗。

1938 年初，日寇对抗联进行残酷

“ 讨 伐 ”。 为 打 破 敌 人 包 围 圈 ，5 月 中

旬，部队开始了艰苦的西征。几十名女

同志被统一编为妇女团，冷云任指导

员。历经 5 个多月的冲荡厮杀，10 月下

旬的一个夜晚，部队突围到乌斯浑河一

带。这里也是日寇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冷云身边，这时还有另外 7 位女战

士——

20 岁的党员班长胡秀芝，名字秀

气，却是一员虎虎战将。炸鬼子碉堡，

袭敌人辎重……她都是突击队员。

18 岁的杨贵珍年龄小、资格却老：

16岁参加抗联，17岁入党，18岁当班长。

23 岁的朝鲜族女战士安顺福，原

先是抗联第 4 军被服厂厂长，西征时刚

调入妇女团负责后勤。

20 岁的李凤善也是朝鲜族。她的

父兄都是当地抗日救国组织的成员，先

后死于日寇残暴的屠杀。为报血海深

仇，她义无反顾地投身抗联。

20 岁的黄桂清，家乡所在的屯子

是抗联的“堡垒村”，她家更是掩护抗联

官兵的“堡垒户”。由于汉奸出卖，屯子

被日寇残暴地夷为“无人区”，只剩下她

被抗联救出。

17 岁的郭桂琴是一个相貌俊秀、

能歌善舞的姑娘。西征前她悄悄地告

诉姐妹们，她刚与一位抗联的分队长相

爱了。

13岁的王惠民是年龄最小的。她的

父亲曾是抗联第5军军部军需副官，因常

年穿猎人皮袄穿行山林间送取情报，得

了个外号“王皮袄”。父亲牺牲后，她正

式成为妇女团的战士。但毕竟还是孩

子，胆子小，有时山野露营，她听着野兽

叫山风啸，得有姐姐嫂子们抱着才敢睡。

史学有论：“历史，就是人。”就是这

8 位将生命永远地凝铸在十几岁、二十

几岁的抗联女战士，告诉了我们，什么才

是大写的人，什么才是书写历史的人。

就在那个夜晚，进入山林的部队不

慎暴露了目标，日伪军千余人偷偷包围

而来。女兵们因隐藏在山下河畔的芦

苇中，避开了包围圈。

拂晓时分，天显微光。冷云按军人

习惯开始观察地形。突然，她发现了正

向大部队包抄的鬼子。此时只要不弄出

动静，寻机悄悄渡河，自己就安全了，但

战友们……生死一念间，千钧一发时，女

战士们商量了什么、决定了什么，我们已

经无法知道。但我们却知道她们选择了

什么——她们 8 个人分

成 3个战斗小组，在包围

圈外照着敌人就是一顿

猛揍。

她 们 的 火 力 并 不

猛，但骤响的枪声就是

最紧急的警报。大部队

抓住战机，借敌人被打

蒙的瞬间，在包围圈撕

开一个口子，成功突围。

此 刻 ，8 位 女 战 士

已暴露在敌人火力下，

可她们全然不顾自身安

危，反而担心同志们返

回接应造成更大伤亡。于是，她们向大

部队突围的方向高喊：“不要管我们，冲

出去，保住枪，抗日到底！”

这是她们生命最后的呐喊。历史

听到了，山河记住了。

待鬼子发现破局者不过是几个衣

衫褴褛的女兵，恼羞成怒。敌人改变了

战术，火力不猛但围逼甚紧，显然是想

活捉。

冷云当然知道鬼子的算盘。她把

姐妹们集中到身边，先把已经没有子弹

的枪支在岩石上砸断，然后，手臂猛挥，

将最后两颗手榴弹一口气投出。借着

硝烟的掩护，8 位女兵搀着、挽着，一步

步走向汹涌的乌斯浑河。

据河对岸的老乡回忆，在踏入波涛

的那一瞬间，她们脚步稍顿，回过头去，

曾有片刻遥望。大好河山、家乡父老、

亲朋爱侣、青春芳华……这一瞬间，尽

在眼里、尽涌心头。

瞬间，就是永远。

4 个月后，战友们在几里外河滩的

冰雪中找到她们的遗体，遗体上布满弹

孔。年龄最小的王惠民挎包里，还有半

根没吃完的萝卜。

抗联将领周保中在日记里写道：

“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

标芳。”

乌斯浑河是满语“汹涌的河流”的

意思。久久地肃立在河畔，我知道，眼

前汹涌奔腾的，当然不仅仅是河流……

下图：乌斯浑河畔八女投江雕塑。

乌斯浑河永远铭记
■郑蜀炎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油画）

晏 阳作

画 外 音

▲

这幅画是 2009 年，鲁迅美术学院晏阳教授

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创作的一幅精品力作。晏阳

说：“一首《大刀进行曲》，已然是中华儿女内心

深处迸发出的抗击外来侵略、誓死捍卫家国的

强烈心声。重现这场发生在长城脚下的殊死搏

杀，作品在艺术处理上，力求脱离具体环境的限

制而代之以象征性的手法，直接将激烈的战斗

场景置于城墙下。抗日将士洪流般压向日军，

势如破竹无以阻挡。积雪的喜峰口长城、刀刃

上闪动的寒光与刀柄上火焰燃烧般的红绸、勇

士们眼睛里喷涌出的怒火与腰间的蓝印花布包

袱……所有这些可视的形象交织成一曲激越而

壮丽的抗战乐章。”

（黄建建整理）

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方 汉、杨 磊、贾国梁

走近抗战英雄

文艺战士抗战亲历

演出活动只是我们宣传队工作的

一部分。深入连队辅导文娱活动也是

很重要的任务。我们和战士们一起行

军，教他们唱歌，出板报，有时还要去做

扩军工作，并完成征集军粮等战勤任

务。部队有时分散去担任战斗任务，宣

传队都派人随队前去参加战斗。我们

对敌喊话，抢救伤员，运送炮弹，分配什

么干什么，始终活跃在战斗的前线。

为了征集军粮军草，我们常常披星

戴月，翻山越岭，陪着送粮的老乡赶着

毛驴长途跋涉。碰上爱说唱的老乡，还

会给你唱上几段山西梆子，碰上年青的

小伙子，我们就教他唱新的歌曲。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为了民族的解放，乡亲

们付出了他们能够付出的一切，根据地

的亲人劳苦功高！

参 加 百 团 大 战 的 同 志 们 刚 刚 回

来，还没来得及休息，敌人的大“扫荡”

又 开 始 了 ，这 就 是 更 残 酷 的“ 十 月 扫

荡”。记得在西井演出尚未结束时，敌

人就大举进犯根据地，我们连夜转移，

向深山进发。

当我们头天晚上撤离西井镇时，这

还是一个古朴而繁荣的村庄。但到战

斗结束，我们下山再到西井时，这里却

变成了瓦砾一片。乡亲们紧皱着眉头，

望着亲人的尸体，无声地流泪。仇恨燃

烧在我们的胸膛，仇恨加快了我们前进

的步伐！李伟同志的《空室清野》就是

目睹这种情况写成的。这支歌曲并没

有发表，而是由我们在慰问群众时口头

教唱，很快在群众中流传开来。

漳河干枯的河床，布满了大大小小

的石头。这就是路，唯一的路，前进的

路。人们的脚板和牲口的铁掌踏在石

头上，发出嗒嗒的响声。天下雨了，好

像老天也为之动情，要用她晶莹的泪

水，洗刷这人间的不平。雨越下越大，

山上山下，一片茫茫。我们和敌人“捉

迷藏”，敌人在山下，我们就上山，等敌

人上山了，我们早已下了山。

那一晚，左会山上大雨倾盆，大家

静坐在山头上，哨兵监视着敌人的动

向。在这漆黑的夜晚，坐在风吹雨打的

太行山上，人们想什么呢？没有悲观，

没有失望，心里只想着要战胜敌人，战

胜一切艰难困苦。人们低声议论着：

“我们的彭副总司令就在不远的山头

上！”有人说：“别看现在这样，等胜利后

我还要重回这里看看。”

是的，解放后真的有同志回去了，

回去看了看那使人永远难忘的风雪太

行山。但是，有的同志则在战斗中长眠

于 太 行 山 区 了 。 我 们 的 教 员 陈 韵 箕

同志，就是留在那里一个农场工作，在

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作战中牺牲了。

（标题为编者所加，摘编自《中国人

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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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长歌

有一个词，能融化寒冰

沸腾血泪，在生死界碑炸响

——全民抗战

这是山河破碎的悲壮怒吼

乌云密布里滚动的惊雷

松花江呜咽，草木垂泪

将军的胃塞满

树皮、棉絮和寒夜

不屈的头颅高耸起民族的山岳

年轻母亲

以血泪写下诀别的家书

红枪白马如闪电撕开密集风雪

抗联将士

一根根行走的顶梁支柱

如白桦林，撑起泣血的天宇

当卢沟桥上被炮火炙烤的石狮

终于引爆沉默的引信

抗日烽火燃遍神州

火如怒涛，吞没命运枷锁

平型关隘，刺刀第一次挑落

日寇军旗上那嗜血的毒日

娘子关前，杀声如决堤之水

一举冲垮敌人的“囚笼”

地火奔突！百团大战势如奔雷

破袭的烈焰，照亮整个中国

在太行山上，在江南淮北

青纱帐涌起翠绿的浓雾

铁道线延展淬炼的筋络

父老乡亲，挺直腰板

从密林抽出砍柴刀

从坍塌墙脚抄起镢头齿耙

磨刀石的火星，擦亮一身肝胆

游击队的脚步，如战鼓铿锵

少年儿童蹲守山巅，目光机警

满山遍野坚韧的根须

死死缠住侵略者的铁蹄

冲锋号角撕破沉沉长夜

全民抗战

隆起道道不屈的山脊

千山万壑，东方破晓

焦土瓦砾间

一朵朵倔强的野花

向着血染的朝阳

怒放！

血战到底

■程文胜


